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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健全自己的组织。 

“民族”一词若是根据文化、语言、体质的分歧而形成的团体，我们并不能说这名词是和“鬼”

字一般没有和事实相符的幻象，它是可以有科学的用法。而且我们觉得若是我们要使国内各文化、

语言、体质的团体在政治上合作，共谋国家的安全和强盛，决不是取消了几个名词就能达到。以

前我们时常太相信了口号标语的力量，以为一经喊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被打倒了。

现在我们又逢着了国内“民族”间有分化的倾向，而以为是敌人喊出了“民族自决”而国内民族

真的在谋“自决”了。——这都是把名词的作用看的太重，犯着巫术信仰的嫌疑。 

我们的问题是在检查什么客观事实使人家可以用名词来分化我们的国家？我们过去的“民

族”关系是怎样，有没有腐败的情形，有没有隔膜的情形？使“各种各族”的界限有成为国家团

结一致的障碍？在实际除了学者们留心使用名词之外，还有什么迫切需做的工作？ 

时急矣，惟有从事实上认识边疆，我们才能保有我们的边疆！先生以为然乎？ 

孝通，四月九日。 

 

 

【论  文】 

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 

《益世报》1939 年 5 月 7 日《星期评论》 

 

马  毅 

 

抗战以来，各民族精诚团结拥护政府，服从领袖参加抗战之热烈（《中央周刊》“蒙回藏苗各

民族热烈抗战的近况”）以及散布于广大地域，湘，桂，黔，川，滇，我所经过地方苗猺同胞，

自己也承认与汉族融化为一，这都是“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事实。 

但是帝国主义的造谣欺骗，冀图分化我中华民族；日寇假借“民族自决”制造了伪满洲国，

吞侵了我们东三省。他还要制造伪大元国，在土耳其、印度联络某部分人，又要预备制造伪回回

国（英国《亚细亚杂志》五月号）在暹罗（泰国）宣传滇（云南）桂（广西）为掸族故居，而鼓

动其收复失地。 

“陆地香港”的 XX 地方，苗族同胞被人欺骗、挑拨，强调苗族是中国的主人翁，历史在五

六千年前即居住黄河流域，被西来的汉民族所驱逐。所以他们酝酿苗族复兴运动，宣传一律使用

苗语，苗文，读苗书，穿苗人服装，禁止与汉人通婚。 

这是我们民族团结的毛贼。而历史学者，完全无视这些事实与阴谋，不知国族之危亡，还坐

在象牙塔里，凭着主观来研究他的史学。 

历史的任务本是民族教育的工具，教历史有其特殊目的，所以亡人国必先焚禁窜改其历史。

历史是著之于事实的深切著明的民族主义的宣扬。中国学者许多都是好矜奇立异，疑古乱今，自

炫渊博，忘记研究学问的目的，这种态度是要不得的。 

“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为整个的民族”，不但生活、文化的互相响

影，血统的混合，而西南东南深山邃野居住的苗瑶、儸儸、夷各部同胞，也间杂我历史避乱逃隐

的汉唐宋明的汉民族，过着他们桃源式的难民生活，而保持一切各式各样原有的风俗、语言、习

惯，于是被认作异民族。但是应该不要忘记我们中华民族乃是各民族糅合抟聚合一炉而冶之以成

的一大民族。 

我们各民族间也无仇恨，而且只有加紧团结，方可共御外侮。中国国家的道德是很高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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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异族是“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厚往而薄来”。甚且“能以小事大”。三民主义革命之目

的，“在使不平等的民族归于平等”（总理遗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内地各省同胞

也是一样。将来抗战建国成功的时候，我们中华民族整个的有自由幸福可享。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宣言说：“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中华

民国”，此实为对于少数民族最大之诺言，而此诺言之实践，必有待于此次抗战之获得胜利，……

在未获得胜利以前，吾境内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压迫，无自由意志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

决，语其作用，诱惑而已，煽动而已，语其结果，领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众之零星拐骗而已！

我们整个的民族，融合无间，本无芥蒂。假设部分和总体稍有矛盾，也必秉持“兄弟阎墙外御其

侮”的态度，抛弃部分的利益，服从全体的利益，反抗我们民族的共同敌人。 

我们还要纠正史书与传说的错误，彻底消灭敌人利用离间的口实。史书上一个荒唐故事，汉

族西来，黄帝战胜蚩尤，驱逐苗族而据有黄河流域，造成两民族间的暗影。其实远古的传说年代

荒渺本难凭信。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可惜许多历史家不明白历史上发扬民族意识的教学，

不是考古学可以任意滥讲的。应该把历史与民族复兴联系起来，作指导团结奋斗的指南针。 

汉族为中国本部的土著，由于现代甲骨陶器的发现与科学的研究已经证实。最近“北京人”

遗骨之发现，据协和医学校教授达卫生之研究，谓与现代华北人之骨质同属一派，可知在五千年

前黄河流域以为汉族繁殖之区，为证明法人罗苏美汉族土著说之有力证据。英人威廉亦谓：“中

华民族发生于中国本部，此说为多数学者所主张”。洛斯著中国民族之起源，赞成此说。方法理

论皆可信赖，证据确凿，汉族土著说，已经成了信史。于是汉族西来的种种荒唐传说，皆不攻自

破。巴比伦说，埃及说，印度说，印度支那说，中亚说，新疆说，甘肃说，土耳其说，蒙古说，

都为学者所扬弃。 

大家都是土著民族，汉族并不会侵略苗族同胞的土地，“盖黄河流域一片大地，处处皆适于

耕牧，邃古人稀，尽可各专一壑。……此等小部落无虑千百，而皆累千百年世其业。诸部落以联

邦式的结合，在‘群后’中戴‘元后’，遂以形成中华民族之骨干”（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

研究》），况且“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梁启超《历史上中国

民族之观察》）。各民族血统的内涵已找不出一滴纯粹的血，哪里来的民族界限。苗汉中间假象的

历史仇恨，自然因研究而肃清无遗。 

自称汉族，并非骄荣，称苗猺，也非鄙视。华，也无日月光华之意。“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

至之地而为言。……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为华”（《太炎文录》）。夏，《尚书》孔颖达正义虽

训有大，但夷字也可训大。说文：“东夷从大，大人也”。章太炎云：“夏之名实因夏水而得名，

是水谓之夏，或谓之汉，……因水以为族名。”（《排满评议》） 

四裔名称加虫犬字旁，亦无鄙贱之意，广西特种师资训练所一律改成人字旁，也可以。至于

原来的意义，说文：“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羌从羊”又曰：蛮，南

蛮蛇种，闽，东南越蛇种。这些都是原始民族“图腾”的标志，因以为族名。狄字或许是标明北

方人生活的情况，幕外有火有犬。 

古之三苗，非今之苗族，“大江以南，陪属之族，”自周讫唐，通谓之蛮，或言僚或言俚，言

陆梁，未有谓之苗者。称苗自宋始……学者遂据尚书三苗之文以相传丽耳。汉时诸蛮无苗名。说

尚书者固不以三苗为荆蛮之族，虞书窜三苗于三危，马季长曰：“三苗国名也，缙云氏之后，为

诸候，蓋饕餐也，淮南子高诱注：三苗蓋谓帝鸿氏之苗裔，子浑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缙云氏

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谓之三苗，此则先汉诸师说三苗者皆谓是神圣苗裔，与今时苗种不

相涉”。（章太炎《排滿评议》） 

“苗者盖蛮字之转音，今所谓苗族者其本名蛮曰黎，我国以其居南方也，乃称之曰蛮，亦书

作■，作髦，晚近乃认为苗，遂也古之三苗国混，三苗姜姓，姜为姬败，南走，服九黎之民而君

之，时曰三苗，近人不察今之三苗与古之三苗之别又不察古之姜姓其君九黎而称三苗，实在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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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之后，乃误以为初与姬姓战于北方者即为后来之三苗，所用者亦即后来九黎之民，遂有今日

之苗族，先汉族入中国，后乃为汉族所逐之说矣，共工三苗皆当时姜姓之仇舜者，实仍姬姜之争

耳”。（吕思勉《中国民族史》）。 

这些宝贵的见解，实足够袪除民族间无谓的隔膜，可惜近来研究历史的人，或是懒惰因袭旧

史或是好博采群说，自炫渊博，还不能正确的采用这些见解，遗误民族团结，影响是很大的，这

个错误应该即时矫正，如果仍然持续历史上的错误，不但见智识的浅陋，与事实脱了节，也辜负

了研究历史的意义，继承这错误的传统，等于替帝国主义修改歪曲我们民族史，扰乱自己统一抗

战的亲密性，便利他们侵略，无异作文化的汉奸，我们应该立时退出狭隘的以讹传讹从前错误的

民族观念樊笼，发扬这光辉灿烂五千亲爱团结的自然混合世界上最伟大的中华民族!扬弃历史荒

诞故事的传说否定帝国主义拐骗诱惑的谲诡阴谋，由新的质变，才能够达到正确的全民结合，以

答复日寇无赖的挑拨，坚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信念，向我们抗战建国神圣民族解放斗争光明

前途迈进！把帝国主义用民族自决欺骗我们阴谋的工具转变成揭穿这种阴谋，防止这阴谋，突击

这阴谋的工具开展为宣传团结，领导团结的教育工具。 

 

 

 

 

【论  文】 

续论“中华民国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 

《益世报》1939 年 5 月 8 日《边疆周刊》第 20 期 

顾颉刚 

 

孝通学兄： 

接到你四月九日来书，和我讨论民族问题，很使我兴奋。我怀着这些意思好多年了，虽是解

决这问题，自知不是我的能力所及，但只要能作一个提出这问题的人已使我心满意足。承你肯来

和我讨论，借此激起别人的注意。共同来解决这个大问题，使得中华民族有极坚固的团结，那真

是国家的如天之福，岂但为提出问题的人的荣幸！ 

我个人耕作的园地，你必然很清楚，是在高文典册之中，为什么这一次要轶出原定的范围，

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的区域而提出这个问题？难道是我们的忽发奇想？不是的，这完全是出于

时代的压迫和环境的引导。现在就先耗费些时间，把这段经过情形详细写告。 

已是十七年前的事了，商务印书馆嘱我编辑一部初中本国史教科书。那时我不愿意随便抄书

完事，很想在这部书里给予中学生一些暗示，使他们增进对于自己民族前途的自信力。我们在清

朝时，常听见人家称中国为“老大帝国”，表示其奄奄待尽的状态。辛亥革命后，帝国取消了，

但老大还是老大。如果中国真老大了，那么由衰病到死亡为期已不远，我们只有坐以待毙而已，

还有什么希望，还能鼓起什么工作的勇气！因此，我想给暗示青年们，说中国正在少壮。这不是

我杜造事实。实在历史里的证据也不容我不这样说。中国民族的生存年龄太长久了，为什么别的

古老的民族早已亡却，而中国还能支持下去，这一定有一个理由在内。我想起这应是常有强壮的

异族的血液渗进去，使得这个已经衰老的民族时时可以回复到少壮，所以整部的中国历史的主要

问题就是内外各族融合问题。而追求内外各族所以能融合无间的原因，就为中国人向来没有很固

执的种族观念。明明是不同的两个种族，明明是很有历史的仇恨的两个种族，但只要能一起生于


